
她曾被作 为中国第一个变性人而 广为宣传
�为 了公众的 利益她决定公开 自己的身

份 �女生们 一字排开书她轰出宿舍
�
学校 里的浴室 和厕所她无法使用

�她对一个不知情

的女生说
�“
我欢迎你住在这里

，

但你离开我也不会怪你
” �男友要求和她作爱

，

她与其说

是 不愿意 不如说是恐惧
�因 为

“
性别 问题

”
她再次失去工作

�
她终于隐性理名

，

放弃唤醒

公众的努力
· ， ·

…

几乎所有的 上海人都知道秦惠英
，

任何
一
本关于中国变性人的著作都无法回避秦

惠英
。

她曾被作为中国第一个变性人大为宣传
，

虽然这与实际的情况有 一定偏差
，

但她

无疑是中国第 一个向公众社会自我曝光的变性人
。

她的照片广为刊登
，

她的经历家喻户

晓
，

她说这是为 了公众的利益
。

如果哪一天
，

我们对中国民众的观念演变做一番全面而

细致入微的回首的话
，

我们无法回避民众对变性人态度的演变
，

也就无法 回避秦惠英
。

秦惠英以她的自我曝光
，

实现一种升华的人生价值
。

一年夏天
，
上海长征医院整形外科的何清漆教授接待

一

�
一

个特殊病人
。

这是
一

位瘦

弱的男青年
，

自我介绍是复旦大学外文系的毕业生
，

叫秦惠荣
。

秦惠荣同何教授说了很

多
，

讲 自己的经历
，

讲自己对于生命的感觉
· ·

一无愧是复旦大学的学生
，

知识和见解都

令何教授耳 目一新
。

最后
，

秦惠荣把一个难题呈给了何教授
�“
教授

，

我想做变性手术
。 ”

秦惠荣就是 日后的秦惠英
。

秦惠荣是个农民的儿子
，

他的父母都是世世代代面朝黄 上背朝青天的农民
，

谈不 仁

有什么文化
。

秦惠荣是这个家庭里的长子
，

在他 「面还有 一个弟弟
、

两个妹妹
。

秦惠荣自

幼勤奋好学
，

成绩出色
，

和男孩 起玩耍
，

是 一个男孩气 十足的典型男孩
，

没有任何女性

化的倾向
。

秦惠荣考入初中那年
，

正好 �� 岁
。

�� 岁是少男少女进人春心萌动的年龄
。

当班 上的

男同学开始对女孩
一

子发生兴趣的时候
，

秦惠荣却发现 自己变了
，

那是一些迷幻般的变

化
。

他变得内向
，

再也不爱和男孩子在操场上玩闹
，

而 喜欢
一
个人坐在教室中

，

凝视静

思
，

同时对女孩 子的性格和服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
，

喜欢女性的温柔和女装的艳丽
，

常

常梦想自己也能穿
�

�这样的衣服
，

成为一个娇丽的女孩子
。

秦英惠
，

在你哪里�



“
作女孩子真好

，

我应该是个女孩

子
。 ”
�� 岁那年

，

秦惠荣第一次产生了

这样的想法
。 “
我为什么不能做一个女

人呢�我为什么偏偏是个男人呢�
”
秦惠

荣被这样的想法折磨着
。

也就是从这时

开始
，

他的行为举 庄出现 了女性化
。

他笑的时候喜欢用手掩嘴
，

害怕的

时候捂着耳朵大喊一声
“
哟

” ，
一个人呆

着的时候爱照镜子
，

爱梳弄头发
，

爱拿

块手帕扭着屁股走路……他从这些举

动中感到许多快感
。

秦惠荣学习很刻苦
，

热爱读书
。

高

考时
，

他 举考上了复旦大学外文系
，

成为周围几个村子里的第一个大学生
，

而且是重点大学的大学生
。

乡邻们又

说
�

瞧
，

扮女孩子使他的命运有 了多大

的改变呀 �

当秦惠荣开始大学生活后
，

他发

现
，

自己已经很难像一个真正的男人那

样生活了
。

那是 ����年
，

秦惠荣的女性化倾

向发展到极点
，

发病时无所适从
，

男性

生殖器成了压抑
、

嫉恨的累赘
。

他购置

了不少女性服装
，

悄悄地将女装穿在里

面
，

外面罩上 件男装
，

有时干脆将女

装穿在外面
，

过 一过女性的瘾
。

住在男生宿舍 里
，

秦惠荣感到恐

惶
。

夏天男生在屋里很放肆
，

一条松松

垮垮的三角裤什么也遮不住
。

有一天
，

秦惠荣竟然在宿舍门上贴出一条抗议

的字条
�

请大家自爱
，

别穿短裤
。

为此
，

引得 一些同学的讥笑
。

秦惠荣是在一本外国画报上知道

人是可以变性的
。

从那一天起他知道 自

己要做些什么了
，

知道 自己真正的人生

将从何处开始
，

也就是在那前后
，

他还

看到报纸介绍长征医院整形外科何清

镰教授的高明医术
，

于是
，

他看准了何

教授
，

相信何教授可以帮助他
、

改变他
。

然而
，

当他真的向何教授提出这个

要求时
，

无疑给何教授出了道难题
。

变

性手术何教授也曾听说过
，

在国外也只

有三四十年的历史
，

在中国还闻所未闻

�当时北京夏兆骥教授做过的中国第一

例变性手术尚未被媒体曝光�
。

改变一

个人的性别不像割双眼皮
、

去掉一个瘩

子那么简单
，

它必然牵扯到一系列的社

会问题
，

哪里是他一个普普通通的教授

可以决定的呢� 除了讲清道理
、

委婉回

绝
，

何教授还能有别的选择吗�

但是
，

秦惠荣并不甘心
。

易性癖带

给他的痛苦一天不消除
，

他就一夭不会

放弃做变性手术的念头
。

外国人可以做

变性手术
，

中国人就一定也能够做
。

如

果说以前没有
，

那就从他开始吧
。

大学毕业后
，

秦惠荣被分配到云南

一所高校作教师
。

这时他将所有的男装

及男性用品全部扔掉
，

买了许多女装及

化妆品进行打扮
。

看看镜子里经过化妆

打扮的自己
，

心里高兴极 �
。

秦惠荣继续给何教授写信
，

谈变性

的要求
，

何教授仍规劝他不要走这一

步
。

为 了促使何教授给他做手术
，

秦惠

荣采取 了过于偏激的行动— 自残
。

对

于男性性器官的厌恶由来已久
，

医生不

能割除它
，

那就自己动手吧 �����年 ��

月 �� 日晚
，

在 一个寒冷的 日子
，

秦惠荣

出现了无法抑制的心理烦燥和骚动
。

他

准备好一把锋利的刮胡刀片
，

用酒精消

了毒
，

然后眼一闭
，

向自己的阴囊狠狠

地划去……两个翠丸被切去了
，

阴茎也

随之致残
。

顷刻间
，

鲜血直流
。

疼痛与鲜

血使秦惠荣力不能支
。

当时因大出血
，

秦惠荣被送到 医院治疗
，

住院 �天
，

花

了 ���。 多元医疗费
，

始得获救
。

此后
，

他被视为
“
道德败坏

” 、 “
不宜工作

” ，

被

清除出教师队伍
，

退回上海
。

就在他等

待分配工作期间
，

病态 又有发展
，

继续

实施其切掉阴茎的计划
。

他不顾经济困

难
，

省吃俭用
，

花 ���多元购买了一套

手术器械
，

于 ����年 � 月动手将自己

的阴茎连根切断
，

欲求排除阻挠自己成

为女人的
“
最后障碍

” 。

但是
，

秦惠荣仍未能从 自残中得到

真 正的解脱
，

他 一连给何教授写 了 ��

封信求救
。

第 二次自残的结果是
，

秦惠荣的尿

道 口过于狭窄
，

排尿困难
，

异常痛苦
。

这段时间以来
，

面对秦惠荣的自残

和痛苦
，

何清镰教授也在思考着
。

医生

的使命是治病救人
，

面对秦惠荣
，

何教

授再也无法平静
。

秦惠荣是一个 自强的

人
，

何教授相信
，

变性是他的心理要求
，

变性之后他会好好做一个女人
。

更重要

的是
，

秦惠荣排尿的痛苦也急待解决
。

何教授和 医院领导认真商量
，

最后决

定
，

出于人道主义考虑
，

为了解决秦惠

荣的排尿问题
，

将他残存的男性生殖器

官切除
，

而以人造的女性生殖器官取

代
。

虽然医生们回避了
“
变性

”
这个词

�

但这实际上已经是一次变性手术 了
。

为了使秦惠荣更好地走上工作岗

位
，

手术安排在 ����年 �月
。

复旦大学

的有关人士对秦惠荣的决定表示理解
，

并答应在他变性后提供种种便利
。

手术进行的十分顺利
。
�月 � 日是

第一次手术
，

将残缺的阴茎切除
，

利用

敏感皮肤改造阴部
，

造成阴唇
、

人工阴

蒂和新的阴道
，

尿道改植为女式 �
第二

次手术是 �月 �� 日进行的
，

为秦惠荣

做了突乳手术
，

造就 了一对漂亮的乳

房
，

两乳对称
，

手感柔软
，

喉结切除术也

做得很好
，

使这个经历了 �� 年痛苦的

秦惠荣变成了长发披肩
、

眉 目清秀
，

带

有几分羞涩的真正的妙龄女郎
。

至此
，

我们该以
“
她

”
来称呼秦惠荣

了
，

她在术前术后判若两人
。

也就是在接受手术的这段时间里
，

受过高等教育的秦惠荣躺在床上
，

思考

着一些问题
。

作为一个易性癖者
，

她回

首 自己人生的苦痛和为变性付出的艰

辛
。

医生说中国有许多像她这样的人
，

她在心里感到庆幸
，

庆幸 自己能够变

性
，

可同时也有一种伤感
，

想到那众多

如她一样的人们仍承受着痛苦
，

仍忍受

着周围人群的歧视
，

秦惠荣觉得自己的

快乐也不复存在了
。

“
我能为他们做点什么呢�

”
变性后

的秦惠荣一遍遍间自己
。

有一天
，
一个

念头闪过她的脑际
�

如果我对社会公布

自己变性人的身份
，

以自己的现身说法

去影响人们
，

大众社会就不会歧视易性

癖者
，

广大易性癖者也知道可以通过变

性来获得幸福
，
医生们做变性手术的阻



力也会小一些……

秦惠荣被这个想法激动着
。

一天
，

秦惠荣敬重的何教授查房时
，

她谈了自

己的这个想法
。

没想到
，

何教授坚决反

对
�“
你是中国第一个变性人

，

群众的认

识离接受变性手术的现实还有相当大

的差距
，

在这种情况下你公布 自己的身

份
，
只会使生存变得困难

。 ”

“
但是

，

教授
，

正因为我是中国第一

个变性人
，

我才要公布 自己的身份
，

给

易性癖者一个榜样
，

更帮助大众改变认

识
。

如果永远没有人站出来
，

大众的认

识就永远不会改变 �”秦惠荣坚持着
。

何教授被她的精神感动了
�“
你一

定要慎重
，

一定要考虑周全
，

一定要想

到可能出现的后果…… ”

秦惠荣真诚地说
� “
教授

，

您放心

吧
，

我这条新的生命是您给的
，

为
一

�公

众的利益
，

我冒点险
，

牺牲一些个人的

利益又能算得了什么呢�
”

秦惠荣下决心公布 自己的身份和

经历
，

她相信自己美好的意愿终究会得

到美好的报偿
。

她没有想到的是
，

几年

之后
，

她不得不又更名改姓
、

藏匿起来
。

在公开身份之前秦惠荣改名字
，

但

这并不意味着她 已经放弃以原来的姓

名
、

以一个变性人的身份面对社会的努

力
。

一个新人就应该有一个新的名字
，

秦惠荣这样想
。

于是
，

她有了秦惠英这

个名字
，

并且立即把这个名字对媒体公

开
，
以新的身份勇敢地站在世人面前�

中国出现 了变性人 �这本身就是一

个记者们趋之若鹜的新闻
。 《文汇报 》最

先报道
，

紧接着
，

中央电台和电视台
，

港

澳台的电视台
，

东京
、

纽约
、

巴黎
、

莫斯

科的电台
，《解放 日报 》 ，《人民日报 》 ，

香

港 《东方 日报 》 、 《 明报 》 ，

台湾 《世界 日

报 》 ，

新加坡《联合 日报 》以及 �� 多家期

刊均先后做了报道
，

秦惠英的照片满天

飞
。

许多人都记住了那个原先戴着一副

眼镜
，

而今明眸皓齿的漂亮女郎形象
。

我看到 了几张秦惠英刚做完变性

手术之后的照片
，

有她在何教授办公室

里的留影
，

有她同何教授的合影
，

特别

是一张她对镜梳妆的照片
，

顾盼生辉
，

从眼底向外流淌着幸福
、

快乐的感觉
，

没有人能不受到感染
。

那时她刚刚勇敢

地披露了自己的身份
，

她在照片上向人

们微笑着
，

她相信人们会理解她
·
一一

雪片一样的来信 飞到何清谏教授

的案头
，

众多的易性癖者纷纷找上 门

来
，

他们看到 了一线希望
。

人们对易性

癖和变性人由无知而开始了解
，

那么距

离理解也就不会太遥远
。

秦惠英
，

以 自

己的现身说法影响着公众
，

改变着世俗

的观念
。

但是
，

公众的反应并不是 一致的
，

有理解
，

有同情
，

同时还有不以为然
，

有

看稀奇的
，

有讥讽嘲笑的
，

有作为丑恶

现象靴伐的
。 《文汇报 》最先报道后

，

秦

惠英和何清镰成了人们议论的焦点
。

“
为什么要做这种手术

，

这不是助

长流氓分子的气焰吗�
”

“
这同泰国的人妖有什么区别��

”

“
老何呀

，

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
，
医

生怎么可以做这种事呢�
”

甚至有人还对 《文汇报 》的报道表

示不满
， “
做这样的报道社会意 义何

在�
”

何教授承受着很大的压力
，

而最大

的压力加在了秦惠英的头 上
。

首先是她的家庭感到愤怒
。

秦惠英

曾经是这个家庭的长子
、

他们的骄傲
，

对于农民来讲
，

拥有一个儿子的意义己

经不必说了
，

如今这个长子竟变成了

“
长女

” � 秦惠英的父亲找到长征庆院
，

大有同医生们决
一

死斗的架势
。

医院解

释
，

秦惠英 已经 自残
，

医院采取的措施

是为了解决她排尿的困难
。

但即使如

此
，

这位父亲在那以后的三年时间里竟

没有和秦惠英说过
一
句话 �同样疏远的

亲人还有秦惠英的弟妹们
，

拥有一个在

复旦大学读书的哥哥被他们引以为荣
，

如今这
“
哥哥

”
成了

“
姐姐

” ，

让他们怎么

对人解释
，

怎么面对周围那些讥讽的询

问呢�

秦惠英的工作成了问题
。

虽然学校

己在有关文件上都更改了秦惠英的性

别
，

但她原来是男人的事实 已广为人

知
。

一家原准备接收秦惠英的单位借口

“
我们这里女同志太多

，

需要一些男人
”

为理由拒绝了
。

另一家单位则说
� “
我们职工的水

平差
，

没法理解变性人
，
怕她来了之后

日子不好过…… ”

秦惠英的日子的确不好过了
。

没有

工作
，

她还得住在学校
。

那天
，

当她从医

院回来后
，

拿着行李到系里安排给她的

宿舍时
，

同宿舍的 �个女生一字儿排

开
，

向她提出最后通碟
�

限 �� 分钟内离

开 �理由是她们不能和一个
“
男生

”
同住

一起
。

但是
，

秦惠英也不可能回原来的

男生宿舍了呀 �

后来
，

学校为她专门找了一个小房

间
，

总算安顿下来了
。

但是新的间题接

踵而至
。

比如她 一进厕所
，

所有的女生

都像逃瘟疫似地赶紧离开
，
而她到女浴

室洗澡
，

总会有大胆泼辣的女生将她的

脸盆和衣服扔出去
，

并大叫着抓流氓
。

作女人呀
，

为何如此艰难 �

但秦惠英对此早已有了思想准备
，

不能使用学校的厕所
，

就到校外上厕

所
�不能在校园里洗澡

，

就打盆水在房

间里简单地擦一擦
，

每星期再到公共浴

池洗澡
。

这期间
，

曾经有一位后来工作于上

海某家报社的女孩子在复旦大学进修
，

校方考虑到秦惠英住的房间 一直是她

一个人
，

便将这个女孩子安排住在那



里
。

但是已经有些经验的秦惠英不愿意

对女孩子隐瞒自己的情况
，

担心 日后她

知道了觉得受了伤害
，

所以那个女孩子

刚走进房间
，

秦惠英就告诉她
�“
我很欢

迎你住在这里
，

但是你有权利知道我是

一个变性人
。

我现在已经完全是一个女

孩子了
，

但我曾经是一个男人
，

知道这

些后
，

如果你认为可以和我住在一起
，

我很感谢你
，

如果你觉得不方便
，

可以

向系里提出来换宿舍
，

我不会责怪你
”

女孩子很吃惊地看着秦惠英
，

最后

还是换了一间宿舍
。

那个女孩子后来对

人说
�“
我从秦惠英身上看不出一点男

人的影子
，

我也不歧视她
，

但是……但

是知道她曾经是男人
，

思想上总无法一

下子转过弯儿来
。 ”
这其实是一种很真

实的感觉
。

复旦大学一直为秦惠英的就业问

题做着努力
，

一所学校决定接受秦惠

英
，

复旦大学和秦惠英本人都没有特意

提她是
一
个变性人的情况

。

那学校在 一

座偏僻的小城
，

没有人把眼前这位女孩

子与那个在报纸上 一度沸沸扬扬的秦

惠英联系在 起
。

秦惠英在学校里工作得很认真
，

她

讲的英语课细致入微
，

颇受学生们的欢

迎
。

她的人生似乎要稳定了……

作为一个女人
，

秦惠英也需要爱

情
，

需要过一个女人正常的生活
。

追求

她的男孩子不 �上一个
，

但她很慎重
。

她

知道自己的特殊情况
，

她不愿意因此伤

害别人也伤害她自己
。

经过认真考察
，

她选择了自己单位里的一个男同事建

立了恋爱关系
。

初恋使秦惠英生活在甜

蜜当中
，

那段时光是她有生以来最快乐

的时候
，

没有精神负担
，

尽情享受爱情
，

享受作女人的感觉
。

但秦惠英也在等待

一个机会可以委婉地告诉自己的男友
，

她是一个变性人
。

她爱他
，

不能瞒着他
。

然而
，

一个 自然吐露真情的机会还没有

来到
，

她却不得不在另一种状态下被动

地说出真相
。

悲剧发生在 �个月后的一天晚上
。

那天是周末
，

同秦惠英住一间宿舍的女

人在外地出差
，

秦惠英的男朋友提出和

她作爱
。

后来秦惠英曾坦爽地同人谈起那

次经历
。

秦惠英说
，

她对发生那种关系

与其说是不愿意还不如说是不敢
，
因为

医生曾经在她出院时再三忠告
，

她的器

官是人造的
，

需要生长
、

适应
， 一

年之内

还不可以和男人性交
。

秦惠英拼命抵抗
，

那个男青年沮丧

地看着她
。

面对他的眼睛
，

秦惠英只得

把计划以后说的话提前
。

她告诉他
，

她

是变性人
，

曾经是个男人
，

就是那个秦

惠英
。

那 一刻
，

秦惠英望着男友的眼睛
，

她多么希望从那里面看到理解 与爱呀
，

但是……秦惠英永远无法忘记那突然

射来的鄙视的 目光
，

过去的甜言蜜语不

复存在 了
，

男青年起身离开她的房间
，

没有回头
。

昔 日的恋人显然没有替秦惠英保

守秘密
。

转天
，

学校工会的领导便找她

谈话
，

要她
“
交待

”
性别上的

“
问题

” 。

秦

惠英知道
，

要理解这种现代科学成果需

要高度文明
，

可是那里人们几乎还处于

五六 十年代的思维中
，

不可能接受 一个

男变女的人
。

果然
，

学校行政上迅速作出反应
，

这种人我们无法接受
，

退回原学校 �

中国第 一个 自我曝光的变性人
，

陷

人 了更大的困境 �但秦惠英不后悔 自己

当初的决定
。

她曾对何教授说
�“
我的处

境越不好
，

越说明我的 自我曝光是对

的
。

没有一 个人作出牺牲
，

那么多的易

性癖者走出社会的阴影岂不是需要更

多的时间�
”

何清镰教授被秦惠英的这种精神

深深地感动 �
，

身处逆境
，

她竟还能说

出这样的话
，

有这样的表态
， 一

可歌叮泣�

帮助秦惠英就业的努力 一直没放

弃
。

终于
，
一所业余大学接受她去做英

语教师
。

秦惠英很欣喜
，

何清镰教授也

为她高兴
。

但是
，

何教授这一次坚决反

对秦惠英再公布自己的身份和照片
。

“
你已经受了那么多打击

，

应该明

白
，

要让人们接受变性人
，

还需要很漫

长的路
”
何教授说

。

“
但是

，

多么远的路都要从脚 「走

起
。 ”
秦惠英坚定不移地说

。

一个弱女

子
，

在做着一件不平常的事
。

然而
，

中国的民众真的都能接受她

吗�

����年
，

中国许多读者又看到 了

秦惠英的照片
，

知道她在一所业余大学

作英语教师
。

其中有
一

张是秦惠英正在

资料室里查阅资料
，

细心的读者也许会

发现
，

虽然秦惠英还在微笑着
，

但那眼

神中不自觉地透露出一种忧伤
。

也许
，

当她拍 下这张照片的时候
，

已经预感到

了什么……

那以后的一年间
，

关于秦惠英的消
�

息从媒体上消失
一

了
。

����年 �月
，

我在上海采访易性

癖与变性人的情况
，
不 止

一

个人对我提

到
�“
中国第一个公布身份的变性人现

在已经不知去向了…… ”
我的脑海巾立

即闪过秦惠英那略带忧伤的目光

我问
�“
怎么回事�

”

没有人知道详情
。

朋友们只是告诉

我
，

听说她在那所业余学校 也没有呆

住
，

在过去的一年间
，

她换 了几个地方
，

如今
，

谁也不知道她在哪里
。

我采访 了何清镰教授
，

我相信不论

世情怎样伤害秦惠英
，

何教授这里都会

是她心灵永久的避风所
。

然而
，

何教授对我说
�“
我也不知道

她在哪儿
。 ”
他只是肯定 厂秦惠英在四

处飘泊
，

并 且再次改 厂名字
，

这一次是

为了更好地隐瞒自己的身份
。

秦惠英每过一两个月便给何教授

来
一

封信
，

每次都很简短
，

仅仅是报平

安
，

并不多谈 自己的情况
。

来信也没有

地址
，
何教授也不想给她回信

。 “
为 �保

护她
。 ”
何教授这样说

。

关于秦惠英的现

状
，

何教授说他也不知道
。

何教授真的不知道吗�我们实在没

有必要去考究了
，

我们清楚地知道的

是
，

秦惠英终究没有因为公布自己变性

人的身份而获得公众的理解与同情
，

相

反
，

最后却落得一个不得不隐姓埋名的

结局
。

秦惠英
，

你在哪里�你生活得可好�

�栏 目主持人
�

易东升�


